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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时间中的孩子》是英国当代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的一部重要作品，故事的背景设置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
英国伦敦，是一部英格兰“状况小说”。从文化地理学视角考察小说中的伦敦及其周边各郡中的各种景观，这些景观为

读者上演了一出出“乌托邦”变形记，既揭示了撒切尔政府统治下的英国社会特征和人民生活现状，又反映了作家尝试

运用乌托邦想象的威力构建一个和谐共存空间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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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批评家托马斯·卡莱尔（ＴｈｏｍａｓＣａｒｌｙｌｅ）针对英国工业革命后出现的一系列
问题，曾以“英国状况”一词予以概括。随着社会问题的纵深发展，紧随其后的许多富有责任的作家如

迪斯累里、狄更斯、盖斯凯尔夫人、福斯特等均曾在作品中积极讨论社会现状及其解决方案。这类“英

国状况”小说创作传统一直传承至今，在英国许多当代作家的作品中可寻其踪。伊恩·麦克尤恩的《时

间中的孩子》（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ｉｎＴｉｍｅ）就是这么“一部英格兰状况小说”，“故事的背景既不像《水泥花园》一
样设置于都市某处不知名的荒地，也不是发生在某些不置可否的地方，而是在伦敦及其周围各郡，地点

十分清楚明确”［１］８９－９０，“它反映了麦克尤恩对撒切尔统治下的英格兰的不满。（在伦敦）持有执照的乞

丐成群结队，政府打着自由的旗号让贫穷、污秽与富有夹杂在一起。”［２］５１本·奈兹将该小说视为“一则

绿色的寓言故事”，“社会、生态和政治环境是故事的核心主题”［３］２０８－２０９。德里克·赖特则大胆断言，小

说刻画的是一幅千僖年“敌托邦”政治图景［４］。本文试继续上述研究者对这部“英国状况”小说的研究，

将故事发生地伦敦放置于景观社会这个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认为在麦克尤恩笔下，伦敦是一个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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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社会的综合体。不但“敌托邦”景观抬眼即见，而且也不乏“迪士尼乐园”式的“私托邦”和商品化

的乌托邦景观，除此之外，作品还呈现了一个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乌托邦式的希望空间，反映了作家尝试

运用乌托邦想象的威力来构建一个和谐共存空间的愿景。

１　敌托邦景观
主人公斯蒂芬是一位儿童小说家，他的第一部处女作《柠檬汽水》阴差阳错地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儿

童读物之一，并因缘际会认识了出版商查尔斯·达克，后者后来成为政府的一名部长。在查尔斯的推荐

下，斯蒂芬进入白厅的官方育儿委员会供职。故事开篇以斯蒂芬在五月末的一个上午他从公寓去白厅

上班为视角展开，基本处于瘫痪状态的伦敦公共交通是他眼遇的一道晨景：

各种交通设施一到每天两次的高峰时间就完全瘫痪，以至于斯蒂芬发现，从他的公寓到白

厅，乘计程车还不如走路来得快……身旁停着两三列被困得死死的车辆，车身颤动不已，每辆

车上都孤独地坐着一名司机……斯蒂芬快步穿过人群，穿过一波波车内收音机播出的连篇废

话：广告歌，高能早餐音乐节目，简明新闻，路况通报。不看报的司机便呆头呆脑地听着

广播。［５］１－２①

“汽车”与“现代媒介”是这幕都市晨景的两大特色，是人的物化和物质主义至上的写照。“困得死

死的”“孤独”与“发烫的锡铁车顶”反映了伦敦都市人的日常生活，传神地表达出都市里人与人之间的

冷漠、孤独以及人的物化。汽车作为一项现代空间技术，记录着现代都市景观压迫人的空间体验，传达

了异质化的都市景观与人的生命本真存在之间的紧张冲突关系。都市人的身体已被规训、改造为机器

的延伸，身体处于物质和技术的包围之中，逐渐被物化了。在现代景观社会，影像决定并取代了现实，物

的虚像成为真实的存在。生活在拟像物中的人们，只能通过形形色色的工具和媒介来把握这个社会。

小说中不但有“呆头呆脑地听广播”的司机，还有众多跟斯蒂芬一样的电视节目瘾君子“目光呆滞、耐心

地”看电视以及“随时准备按要求鼓掌、欢呼”的现场观众。在麦氏笔下，现代人就像一群傻瓜或玩偶，

被物质技术玩弄于掌心。不止于此，核威胁、战争的乌云以及大洪水灾难也让人们惶恐不安，世界末日

随时成为可能。

依据《希伯来圣经·创世纪》记载，上帝为了惩罚世人发动了一场大洪水灾难，四十昼夜连降大雨。

洪水淹没了最高的山，在陆地上的生物全部死亡，只有诺亚一家人与方舟内的生命得以存活。在《时间

中的孩子》中，这幅“末世”图景也钻到了作家的笔尖下，粉墨登场：

令人宽慰的理论一点也不少———冰河时代的入侵，冰帽的融化，碳氟化合物破坏了臭氧

层，太阳正处于它的死亡动荡时期。从无人知晓的城市营地，来了一批提着大功率水泵的士

兵。电视上播放着一架军用直升飞机把一个困在树上的小男孩解救出来，新闻报道中，警察局

长或部队指挥官们都拿着小棍在地图上指指点点……就这样，天天下雨，总共下了

５０天。［５］１８１－１８２

这幅现实版的“世界末日”图在小说中看似无心之笔，因为“雨停之后，大家又恢复了正常生活”，但

气候和生存环境灾难的降临、核武器的当下威胁以及奥运会第二天“全世界面临毁灭的威胁”等交织在

一起，表明“世界末日”正以一种新的形式进入大众的意识和生活中。引文中“士兵”和“军用直升飞

机”的出现则提醒读者战争并不是过去时，因为从全球范围来看，政治和战争一直是２０世纪进程的主
角，资本主义试图通过一次次的“地理重组”（既有扩张又有强化）来部分地解决自身危机和困境［６］５３。

在此，麦克尤恩试图告诉读者，战争与极权政治一样只会将世界带入不断被摧毁并重塑的恶性循环，最

终湮灭在全人类共亡的漩涡中。

此外，小说对“广场”与斯蒂芬工作的“白厅”着墨颇多，通过对广场附近的乞丐和白厅里各色“官方

育儿专家”等景观的观赏，清晰地表达出作家对伦敦这个异化的、扭曲的极权空间的忧虑。极权主义社

５６１

① 本文有关小说的引文均出自：麦克尤恩著、何楚译《时间中的孩子》，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２。有的地方作者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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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政治意识形态通常藏在社会的背后，体现为高度干涉主义，政府往往被以秘密警察和武装部队为骨干

的极权政党所控制。在现代社会它往往利用科学技术进步实现对大众的操纵控制，阻止大众参与政治

或愚弄大众。查尔斯没有政治信仰却平步青云，成为了一名年轻的部长。他鼓吹“穷人要自立，富人需

多鼓励”，在为《泰晤士报》写的一篇文章里，他对凭证乞讨施行两年的情况进行了回顾：

通过去除法制不健全时候的渣滓，同时为了建立一个更精简、更适当的公共慈善机构，政

府为它自己树立了一个微观理想，它的经济政策也为此服务。上千万的社会保障资金节省下

来了，众多男人、女人和孩子又回到我国商界长期以来熟悉的自给自足状态，体验随之而来的

苦乐酸甜。［５］３６

查尔斯认为这是一个各方都受益的佳策。政府得以开源节流，乞者有法可依，凭证乞讨，自足自乐。

然而在麦克尤恩看来，乞丐佩带的“闪亮的徽章”与他们乞讨的气势是运作不良的政府的策略———“割

断公共政策和个人情感之间的关系，抹杀人们辨认是非的直觉”［５］９。凭证乞讨现象是英国社会保障制

度改革的一个微缩点。它被指责为“劫贫济富”，穷人的福利被降低，许多私人机构涌现出来。因此，小

说中呈现广场附近的乞讨景观旨在影射英国撒切尔政府政治上的某些“无能”，除此之外，麦氏还精心

设计了白厅内的“官方育儿委员会”，矛头直指向政治腐败和集权政治体制。这是一个由１４个小组委
员会组成的机构，其真正的职能“是满足无数利益集团各不相同的要求”。各位委员之间关系十分冷

漠，对他人的观点都嗤之以鼻，麦氏在小说每一章的前面引用该委员会编写的《官方育儿手册》中的一

段话，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到《手册》的中心思想就是成人和作为其象征的社会对孩子的规训［７］，《手

册》是政府管理、监控公众的写照。政府的一系列保守主义政策如支持强者、宣扬自我利益、卖掉学校，

甚至在《手册》丑闻曝光后，通过大众媒介进行党派之争，愚弄大众。因此，查尔斯和“官方育儿委员会”

是英国社会极权政治的代表，是“敌托邦”（ｄｙｓｔｏｐｉａ）社会的典型呈现。
敌托邦是一种因为恶性竞争、权术与诸多严酷制度而造成的一个令人绝望的假想社会，意味着对乌

托邦的颠覆。正如上所述，《时间中的孩子》将故事发生时间设定在１０年后的英国伦敦，在这个２０世
纪末的西方大都市中，人类沦为物质技术和幻像的奴隶，世界末日恐慌萦绕，政治腐败与极权主义并行。

这些物化、末世和极权地理景观是２０世纪乌托邦构想进入现实社会实践之后，其“在场化”带来的触目
惊心的恶果，正如荷尔德林所言，把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恰恰是人们将其变成天堂的企图［８］，在

小说中，读者不仅要反思这种“敌托邦”城市图景，也要警惕另一类“乌托邦”景观。

２　“人造的”乌托邦景观
迪斯尼乐园是２０世纪最引人注目的商业标本。这是一个快乐、和谐且无冲突的乌托邦，游离于

“真实的”世界“之外”，既能培养对某种过去的怀旧情怀，又能使商品拜物教文化永久化［９］１６４。大型购

物中心（包括超市）和那些为富人开发的“绿地”则是迪斯尼乐园地方化和普遍化的结果。小说中斯蒂

芬家附近的大型超市和查尔斯后来隐居的处所就属于这类景观。

查尔斯·达克由于童年的创伤，对从政腻烦了之后辞掉政府部门职务，接受妻子特尔玛的建议卖掉

伦敦市中心的公寓，搬去位于沙福克附近的一座庄园，这是一处封闭而专权的富人住所。隐蔽、特权和

颇有英国古老庄园气息是查尔斯住所给人的印象，这类上层社会的住所景观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就是排

他、专权和怀旧。大面积的草坪、矮树林和灌木丛将查尔斯的宅院与周围隔离，并从人们的视线中隐藏

起来，房子的唯一性则更加强化了某种专权的象征。如果我们回顾英国庄园经济的发展史，就会发现这

种隔离和特权正是近代英国社会庄园景观形成的必备条件。威廉姆斯在１９９５年出版的《文明景观：花
园与１８世纪英格兰社会》一书中曾借用诗人赫德（Ｈｉｒｄ）诗作里对一处贵族宅第的描写来说明这类景
观的封闭和隔绝：“马路都设了关卡，靠东的一条通往寓所，它非常宽阔，浓阴覆盖，看不见进出兰德的

人。”［１０］１０６查尔斯的郊区别墅无论从设计风格还是地理位置来看都可视为现代版的贵族庄园，与贵族宅

邸一样均根植于特权政治，验证了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所说的，“一个内部团结的上层社会的远见

主要表现在对其财产拥有绝对的所有权。”［１１］４６财富和权力的悬殊加速形成了长期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大

６６１



第１８卷 李菊花：论《时间中的孩子》的景观书写

都会世界，随着都市中心财富积累的增加，出于怀旧和特权等乌托邦理想，财富又逐渐发生转移，不是向

排斥穷人、下层人和边缘人的城市远郊转移，就是把自己封闭在高墙后，在郊区的“私托邦”（ｐｒｉｖａｔｏｐｉａ）
和城市的“门控社区”内［６］１４５。这些“私托邦”景观建立在财富和等级制度之上，秩序的维护又通过地理

的划分和不平衡发展得以实现。

除开上面这类封闭在高墙内的“私托邦”，小说中还有一类以超市为代表的都市景观，这类景观往

往模糊地理上的不平衡，力图塑造一个“平等的”乌托邦商品世界。在小说开篇，斯蒂芬带女儿上附近

超市采购物品的场景，超市里各类商品琳琅满目，各色人等汇聚，离开时每个人大都收获满满、心满意

得。超市的迷人之处在于，这是个理性、有序的空间，漫步于其中的人感到安全且可以享受自由选择和

支配金钱的欲望。在鲍德里亚看来，超市就是一个产品的超度空间（Ｈｙｐｅｒｅｓｐａｃｅ）［１２］１５３，是商品化的地
理景观的大众代表。它是消费文化和全球资本流动的象征物，也是商品、消费与后现代景观社会的结合

体，潜移默化中重新建构了都市人的日常生活。超市也是现代全景规训社会的凝结物，它既能满足人们

凝视的欲望，又装配有洞察一切的、无所不在的监视手段，实现了对人的真实统治。正如福柯所言，“全

景敞视建筑是一个神奇的机器……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１３］２２７商品在这个景

观空间中占据统治地位，而倘佯在商品中的人，眼到之处皆为商品，连人也不例外。斯蒂芬太过于专注

在“物品”选购上，以至于将一直跟踪他和女儿的拐骗犯也想象为商品：

他身边那些不确定的形状都飘走了，分解了，无法辨认……他站直了身子，也许这时他也

曾意识到凯特身后站着一个穿黑色大衣的人。但这几乎不能算是一种意识，而只是在无望的

回忆中产生的最脆弱的怀疑。那件大衣可能是件女装，或者是只购物袋，甚至可能纯粹是他的

想象。［５］１２

“黑色的大衣”“女装”和“购物袋”等字眼都表明斯蒂芬抬眼所望之处皆为商品，商品是他进入超

市后盘踞在意识中的唯一存在物，以至于忘记了女儿的存在。可见商品不但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方面，

而且还侵蚀了人的意识，进入主体性之中。身处其中的人眼到之处除了由科技幻想、商品文化和无止尽

的基本积累纠合在一起所提供的东西之外，“别无选择”（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别无选择”这句话正
是撒切尔为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常用说教词。这种新自由主义“给我们提供股票市场价值指数而不是人

道主义，提供全球性苦难而不是尊严，提供空虚而不是希望，提供国际恐怖而不是生活”［６］７０。麦克尤恩

对撒切尔、里根鼓吹推行的新自由主义一直都持反对态度，他曾在１９８３年公开承认，“撒切尔夫人统治
下的英格兰令我厌恶。”在电影剧本《农人的午餐》（ＴｈｅＰｌｏｕｇｈｍａｎ’ｓＬｕｎｃｈ，１９８４）里，他也表达了反对
撒切尔政府的声音［１４］１８７。在此，他精心设计了斯蒂芬女儿凯特在超市被拐走的一幕，影射此种人造的

乌托邦看似稳定、不变，实则是一趟无刹车的灾难列车，随时都有可能失控。

“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含着某种意义。”［１５］１５４超市和郊区富人庄园的涌现提供了一种

新的空间游戏，新都市生活提供了让人怀旧和幻想的空间，在其中人们尝试恢复历史、传统、集体记忆与

相伴而来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恰尔兹教授指出，“《时间中的孩子》最打动人心的一点就是故事设定在

十年后的英国，似乎暗示英国社会发展的可能‘前景’。”［１６］６０这一“前景”的代表人物就是凯特和查尔

斯。乞丐女孩的死亡和曾经温馨无比的家的迅速破败暗示了凯特的死亡，更是对英国未来“前景”的预

测。同样查尔斯扭曲的悲剧人生也清晰地表达出作家对当时英国政府的不满和伦敦乃至英国这个异

化、扭曲的敌托邦、私托邦及商品化乌托邦空间的忧虑。但麦氏并没有就此收笔，他认为“在这个选择

性的城市现实中，我们的重点应该是修复而不是失去”［１７］４２，这也是作家８０年代后创作风格改变的一个
突出特点。但修复并不意味着抛弃乌托邦，因为没有乌托邦的理想，就没有办法确定我们前进的方向。

３　希望的空间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是英国当代文坛剧变的时代，包括麦克尤恩在内的许多作家通过小说创作反思当

下的历史事件，参与社会政治事务，实现了从对内心世界的关注转向对现实事件的思考。在研究者瑞安

看来，“７０年代的麦克尤恩以迷恋堕落、怪异和恐怖事物的作家形象步入文坛”，他写作风格的巨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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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参与“女性主义和和平运动”［１８］２０３－２１８。艾伦·麦西也表示，《时间中的孩子》包含着“人性和感受的

能力”，这是作家的前两部作品中所缺乏的［２］５１。麦氏通过描写对爱、人性和生命的重视展示了他温情

脉脉的一面和积极入世的情怀。

《时间中的孩子》是一部“英国状况”小说，因为“小说描绘的世界就是一幅撒切尔执政下的英国‘敌托

邦’图景”［１］９７，斯蒂芬是英国社会现状的代表。他屈服于物质利益同意将他的《柠檬汽水》作为儿童读物

出版，进入官方育儿委员会后每周发表违心言论。女儿凯特的被拐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因为在这之

后，曾经隐蔽的身份性别问题凸现了出来。恰尔兹教授在总结学者玛茜和琼斯等人的观点后认为，《时间

中的孩子》这部小说就是一个男性叙事文本［１６］６２。全书大部分篇章都是通过斯蒂芬的男性视角来进行观

看，钢铁、玻璃以及水泥等建造的交通系统、超市、广场、白厅等地理空间无一不是成人男性领域和权威的

延伸，斯蒂芬的“家”也是一个典型的男性霸权场所。有意思的是，小说中的首相毫无疑问是撒切尔夫人，

但也被故意模糊性别指称，一个极权的“钢性”的集权统治者形象出现在读者眼前。因此，斯蒂芬代表的是

一个退化、堕落、毫无生气、垂死挣扎的男性统治社会。但可喜的是，他后来重拾信任和爱，逐步迈向善良、

勇敢，积极面对现实并敢于承担责任；与此同时他逐步抛弃男性霸权话语，开始理解、认同和赞赏女性气

质，并在几近原始的状态下帮助孩子的出世，与妻子共同迈向希望的空间。

乡村景观之旅是斯蒂芬发生转变的空间移动之旅。他与妻子朱莉卖掉共同的公寓后，朱莉买了位

于肯特郡奥特福德的一处乡村住所。四月的一个阴天，斯蒂芬决定去看望她。映入眼帘的乡村美景给

了他久违的熟悉和温暖：

松林突然让位给了无边无际的麦场……这片黄色的田野像沙漠一样，唯一表明它有边界

的地方是地平线上的一道线，从那儿林地重新开始延伸。也许这只是一个幻觉……他正穿过

一片虚空。一切前行的感觉，也就是一切时间的感觉，都消失了。对面遥远的树并没有变得更

近一些。这是一幅痴迷的景象———它的所思所想只有麦子［５］５２。

这里“松树林”、“麦地”无边无际，无法进行地理分界；在微风的作用下，起伏的麦浪犹如女性妙曼

的身姿，这些都与都市里由钢铁、玻璃、水泥建造的男性权力空间截然不同。这是一个展现女性特质的

空间，一个人与自然平等共存的空间，斯蒂芬在这里宛如回到母亲的子宫。在这个自由而充满希望的空

间，朱莉开始着手转变自己，有意识地重新理解生活和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这个空间也潜移默化地影

响、改变斯蒂芬，他好似重生了一次，重新检视人生的各个发展阶段，变得坚强和成熟，并以新的姿态重

新开始生活。他奇迹般地救助了被困在倾覆了的卡车里的司机；积雪覆盖的夜晚，他将自己温暖的大衣

披在乞丐女孩的身上；他重拾荒废已旧的书法，练习诗歌和打球。不止于此，他还交出了话语权，学会倾

听。在朱莉分娩前夕，耐心地听着朱莉描述她的心路历程。为了突出斯蒂芬男性话语权的让位，故事最

后１０多页的文字都是以朱莉的叙说和下指令而斯蒂芬执行指令或两人真诚平等交流为主基调：
“你动作很快”，她轻声道，“上来吧。”

“过来坐下。”“来，坐下来。”

“（助产士的电话）在我大衣的口袋里，挂在门后。你出去的时候把水壶烧上水。回来后

灌两个热水瓶。还有一壶茉莉茶。两堆火都要烧得再旺一点。”

他正准备跟她争辩，突然想起了急噪易怒也许是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是这段路程的一个

标记……他递给她茶，又主动提出帮她按摩一下……他说话时拿出了足球教练那样温和的

语气［５］２３０－２３７。

朱莉通过使用祈使句和简单但指令性强的句子建构了她个人化的叙述声音，成为一连串的权威之

音，其中也糅合了一个没有特权地位的男性的叙事话语。这种叙述方式不仅解构了性别地理空间建构

中的不平衡地位，强调男女作为“自然力量”的平等参与，还赞扬了母性对生命的热爱、保护和敬畏。斯

蒂芬的母亲当初未婚先孕，她选择坚定地留下孩子，勇敢面对生活，因为“这个婴儿是活生生的，是一个

独立个体，她必须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他。他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是一个讨价还价的砝码”［５］１８９。

较早研究麦氏作品的学者斯莱对克莱尔和朱莉这样的女性十分赞赏：“因为破坏性等级秩序在当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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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存在，无论是在各个社会还是在各种关系中，女性经常被认为亦步亦趋，柔弱服从。麦克尤恩挑战

了这些偏见，通过他的小说探讨了男性和女性重新审视、重新评价其模式化角色（已被社会预先确定）

的种种方法。麦克尤恩的女性人物常常突破这些社会障碍，成为联盟中的强者。”［１９］６

通过《时间中的孩子》这部小说，麦克尤恩似乎意在凸显性别平等和爱、信任、责任及对生命的敬畏

是对抗敌托邦和商品化乌托邦的最好途径。相反，逃避和封闭自我，甚至像查尔斯一样试图让自己回到

母体子宫状态的行为并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麦克尤恩十分看重个体的闪光点，虽然他并不认为当今

社会比从前光明了，但他坚持认为“人们总是比他们所生活下的制度要好”［２０］。在故事结尾，斯蒂芬和

朱莉共同迎接孩子的顺利降临，而且孩子的性别模糊不明，这传达出作家意在建构一种抹除性别差异、

与自然休戚与共的新型乌托邦理想。

４　结语
《时间中的孩子》被公认为是麦克尤恩的成熟转型之作，虽然小说中仍然不乏由于异常和突发变故

给人所造成的创伤和恐惧，但更多关注的是广阔的社会与政治问题，思索这些问题怎样影响和制约个体

的生存与发展。在小说中，现代人的生活空间实际上是一幅包含生活、爱和历史的复杂的立体地图：都

市是一个被物化的、充斥极权的末世“敌托邦”之所，是一个个或被商品所缚或被封闭在高墙门控内的

“乌托邦”空间。那么人类的未来在那里呢？麦克尤恩给出的答案是———“在人类自己的重塑上”。在

作者看来，由地理不平衡而造成的特权、封闭和男性霸权应该被自然意义上的地理平等、性别平等所取

代，热爱生命，敢于创造，带着爱重返世界。麦克尤恩并不是一位政治改革家，而是一位作家，但是他通

过创作来体察社会的变奏，反思当下的政治、历史事件，思索个体在社会和历史洪流中的角色，展现了他

宽厚的人性观照，无愧于“国民作家”之誉。

参考文献：

［１］ＭａｌｃｏｌｍＤ．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ＩａｎＭｃＥｗａｎ［Ｍ］．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ａｒｏｌｉｎａ，２００２．
［２］ＭａｓｓｉｅＡ．ＴｈｅＮｏｖｅｌＴｏｄａｙ：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Ｇｕｉｄｅｔｏ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Ｎｏｖｅｌ１９７０－１９８９［Ｍ］．Ｌｏｎｄｏｎ：Ｌｏｎｇｍａｎ，１９９０．
［３］ＫｎｉｇｈｔｓＢ．Ｗｒｉｔｉｎｇ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ｉｔｉｅｓ：Ｍａｌｅ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ｉｎ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Ｆｉｃｔｉｏｎ［Ｍ］．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９９．
［４］ＷｒｉｇｈｔＤ．ＮｅｗＰｈｙｓｉｃｓ，Ｏíｄ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ＱｕａｎｔｕｍａｎｄＱｕｏｔｉｄｉａｎｉｎＩａｎＭｃＥｗａｎ’ｓ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ｉｎＴｉｍｅ［Ｊ］．ＲｅｖｉｓｔａＡｌｉｃａｎ

ｔｉｎａｄｅＥｓｔｕｄｉｏｓＩｎｇｌｅｓｅｓ，１９９６（９）：２２１－２３３．
［５］麦克尤恩．时间中的孩子［Ｍ］．何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２．
［６］哈维．希望的空间［Ｍ］．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７］程心．“时间中的孩子”和想象中的童年———兼谈伊恩·麦克尤恩的转型［Ｊ］．当代外国文学，２００８（２）：８７－９５．
［８］王一平．论反乌托邦文学的几个重大主题［Ｊ］．求索，２０１２（１）：２０１－２０３．
［９］ＭａｒｉｎＬ．Ｕｔｏｐｉｃｓ：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ｌａｙ［Ｍ］．Ｌｏｎｄｏｎ：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
［１０］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Ｔ．Ｐｏｌｉｔｅ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Ｇａｒｄｅｎ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Ｅｎｇｌａｎｄ［Ｍ］．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ＪｏｈｎｓＨｏｐｓｋ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１１］克朗．文化地理学［Ｍ］．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２］布希亚．模仿物与拟像［Ｍ］．洪凌，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８．
［１３］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Ｍ］．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９．
［１４］ＭｃＥｗａｎＩ．“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ｉｎＪｏｈｎＨａｆｆｅｎｄｅｎ，Ｎｏｖｅｌｉｓｔ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Ｍ］．Ｌｏｎｄｏｎ：Ｍｅｔｈｕｅｎ，１９８５．
［１５］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Ｈ．Ｔｒａｎｓ．Ｄｏｎａｌｄ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Ｓｍ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ａｃｅ［Ｍ］．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１９９１．
［１６］ＣｈｉｌｄｓＰ．ＴｈｅＦ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ａｎＭｃＥｗａｎ［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０６．
［１７］ＷｅｌｌｓＬ．ＩａｎＭｃＥｗａｎ［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１０．
［１８］ＲｙａｎＫ．Ｓｅｘ，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ｃｉｔｙ．ＭａｒｔｉｎＡｍｉｓａｎｄＩａｎＭｃＥｗａｎ［Ｃ］／／ｉｎ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Ｆｉｃ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１９９９．
［１９］ＳｌａｙＪ．ＩａｎＭｃＥｗａｎ［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ｗａｙｎ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６．

［２０］ＭｕｃｈｎｉｃｋＬ．ＹｏｕＭｕｓｔＤｉｓｍｅｍｂｅｒＴｈｉｓ［Ｊ］．ＶｉｌｌａｇｅＶｏｉｃｅ，１９９０（２８）：１０２． （责任校对　莫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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